
大约最近十年来，亲戚
朋友之间的聚会场所悄然
发生改变，慢慢从家庭转向
饭店、酒吧等社交场合。这
种转变是不期而至的，人们
似乎心照不宣地适应了千
年习俗的剧变。在历史积淀
深厚的中国社会，移风易俗
是非常艰难的，有时甚至免
不了流血牺牲，为什么聚会
场所的改变没有掀起丝毫
波澜？认真探究，也许是一
件挺有意义的事。

在我们小时候，招待客
人集中在春节，聚会地点总
是在家里进行。一般提前两
三天约定待客时间，给主人
充足的准备时间。聚会按常
例总是在中午进行，远一些
的客人11点之前到，近一些
的客人，在饭菜上桌之前，
还得再去请一次。当时没有
电话，只能口传，跑腿的工
作照例由小孩来做。大人聚
会，一般会带着孩子，所以
家庭聚会也是孩子的盛会，
大人坐大桌，小孩坐小桌，
呼朋引伴，其乐融融。春节
里，小孩最喜欢去别人家做
客，因为能穿新衣服、新鞋，
有压岁钱，能够不受拘束地
吃零食、放鞭炮，正大光明
地玩耍嬉戏，家长不会批评
孩子不做作业，也不会呵斥
苛责孩子。

大约进入本世纪以
来，在家里聚会的情况逐
渐减少了，朋友之间自不
必说，即使亲戚之间，也愿
意到饭店去，在家里待客
反而显得小气，为什么会
有这种变化呢？

前一段时间，一篇题
为《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
想让朋友来家里做客》的
文章走红网络。文章最早
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随后
在春节前这个敏感的时间
段被人大量转发。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当
下社会，海量信息寂寂无
名，为什么“不想让朋友来
家里做客”的话题牵动了
众人的心，让大家放慢脚
步去阅读呢？这绝对是值
得深思的问题。一般来说，
一个话题要引起公众关
注，要么具备足够的新闻
价值，要么能在一个特殊
的时间节点引发人们强烈
共鸣，上述话题显然属于

后者。
在文章中，作者先回

顾了小时候习以为常的串
门做客往事，随后从三个
方面论述了不想让朋友来
家里做客的原因：一是从
空间上讲，一门一户带来

“家在居所意义上的私密
化”；二是从时间上讲，无
论是请人做客还是去别人
家做客都要付出巨大的时
间成本；三是从心理上讲，
随着社会流动加速，朋友
关系泛化，人们对朋友的
要求已经从“求全”转向

“求同”，以信息沟通为主，
不再寻求对朋友的全面了
解。我基本认同这三个观
点，但有两点质疑：一是在
偏远地区仍然存在着在家
里招待朋友的习惯，为什
么城里人可以不在家里招
待，仅仅是“不想”这么简
单吗？最根本的原因到底
是什么？二是人们真的就
不愿在家里待客，也不愿
意去别人家做客吗？是否
还存在别的更隐秘心理？

社会习俗的转变有文
化教育水平提高的原因，
也有经济加速发展的因
素，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
一些。从前的人们之所以
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是受
制于家庭的经济收入，二
是受制于产业发展，尤其
是餐饮服务发展的水平。
前者决定了人们有没有能
力购买服务，后者决定了
人们可不可以购买服务。
偏远地区的老百姓之所以
还在家里待客，可能是受制
于经济收入比较低、餐饮业
不发达等因素。在相对发达
的城市，人们的收入水平足
以支付去酒吧、饭店、茶楼、
咖啡厅等公共场所消费，同
时，高度发达的餐饮服务业
又提供了支撑这种消费的
条件。从观念上讲，人们的
消费心理已经慢慢从购买
产品转到购买服务上来，如
果还在家里招待客人，可能
变得不合时宜。从投入与产
出比上考虑，在家里招待客
人，时间、精力成本付出极
大，慢慢淡出习俗也是必然
的。

另外，人们并不是真
的不想在家里待客，不然
为什么会怀念当年随便串

门做客的往事，追忆邻里、
朋友之间温馨和睦的交往
呢？人们可能心里想着回
到从前，但时过境迁，根本
就回不去了。央视有一个
节目叫“回家吃饭”，激发
了许多中国人关于家庭的
美好回忆，于是纷纷回家
与亲人团聚，为什么朋友
之间就不行呢？问题还得
回到从前，那时人们的收
入普遍比较低，基本上是
一种均贫状态，较少攀比
心理，因为谁也好不到哪
儿去。中国经济历经约四
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人们
普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
活，但家庭收入差距也逐
渐拉大，至少从房子、车
子、家具、装饰等硬件设施
上看，亲戚朋友之间差别
很大。如果说家人之间不
攀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儿不嫌家贫嘛！但亲戚朋
友之间真就不想攀比吗？
说这句话的人是否觉得有
些虚伪？在家庭条件相差
比较大的情况下，富者不
愿意露富，贫者不愿意示
贫，再去亲戚朋友家或者
请他们到自己家都可能带
来尴尬，不如干脆去社交
场所聚会，省时省力，彼此
还不难堪，何乐而不为呢？

经济发展带来了收入
的增长，促进了服务业的
繁荣，文化、教育的发展又
促成了人们观念的改变，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让人
们在处理与朋友的交往方
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另
外，网络的方便与快捷使
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畅通无
阻地沟通交流，遑论在家
里还是在家外。认真探究
就会发现：在家里待客，体
现的是关爱与温馨，也是
一种信任，未尝不可以成
为一种选择；不在家里待
客，体现的是尊重、理解别
人的生活方式，不介入他
人的私密空间，不给人带
来尴尬，在给予主人更多
时间的同时，也让客人更
自由。其实，对于聚会，回
归家庭也好，进入社交场
合也罢，完全取决于人们
的自愿，只要方便、高兴，
聚会地点并不是问题。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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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难忘10年前的那
个大年初一，我们一家在纽
约拜访两位华人文化名家
的经历，至今铭刻在心。

2008年大年初一一大
早，我们一家从波士顿乘坐
大巴来到纽约的中国城，去
拜访两位心仪已久的朋友。
到达纽约时已是上午10点。
一下汽车，马上听到熟悉的
中国丝竹音乐，悠扬的《步
步高》在大街上回荡，两支
舞狮的队伍穿着传统服装
伴随着铿锵的鼓点在街头
腾挪跳跃。大街上往来的大
多是华人面孔，偶尔出现几
个白人面孔，华人们则大多
说着粤语，看到此情此景，
仿佛来到了中国南方某个
发达的小城。而站在马路中
间维护交通秩序的黑人警
察提示你，这儿是美国纽约
的中国城。

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
拜访夏志清先生。夏先生住
在纽约中央公园旁边的一
座有百年历史的公寓里，公
寓位于一个小山头上。

夏先生中等个头，头发
已经白了，瘦长的脸，一双
眼睛仍然很有神。他招呼我
们坐下，然后就开始找东
西，这儿翻一下，那儿翻一
下。趁他找东西的空，我站
起来仔细看了一下他的房
间。房子宽敞，但算不上豪
宅，靠墙是高大的书橱，里
面摆满了书籍，房子中间摆
放着一张大书桌，书桌上也
堆放着书籍；此外，地上、椅
子上随处摆放着各种书籍。
那时已逾八十高龄的夏先
生还在大量阅读，这实在令
人钦佩。他低着头到处找东
西，口里还在不停地小声念
叨，我忍不住问他找什么，
他说找眼镜，没有眼镜看不
清东西。我看到书桌上的一
本书下有一副眼镜，告诉
他，他拿起来戴上，坐到沙
发上来，开始与我们交谈。

他问了我研究的领域、
在美国的近况，然后就开始
谈到古希腊的艺术。他思维
敏捷、口若悬河，一打开话
头，就不停地讲了起来，仿
佛回到了讲台上。他是美国
汉学界的泰斗，他的《中国
现代小说史》在海内外的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
很大影响。我问他对中国大
陆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小
说史》有何看法，他说这一
版本删去了一些内容，这令
他非常不满。部分学人对他
的这部著作持有异议，有些
人认为他是用美国自由主
义的政治立场来评判中国
现代作家作品，他对此并不
认同。他说他是以文学的标
准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
并不是以政治作为标准来
衡量评价作家作品。

他说他最欣赏的现代
小说家有四位，即张爱玲、
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他
甚至用“捧”这个词来表达
他对这四个作家的态度。因
为我读本科时毕业论文就
是以张天翼为研究对象，当
时阅读了张天翼的大量作
品，我就问他，这四位作家
中的前三位在20世纪90年代
以来的中国大陆学界也广
受好评，但张天翼并没有得
到同样的好评，这是为什
么？他思考了一下，说他喜
欢张天翼是因为他有自己
独特的风格，他的讽刺小说
写得非常好，但可惜的是，
他写讽刺小说《华威先生》

《包氏父子》之后就转而写
其他类型的作品去了，浪费
了他的讽刺才华。由此可
见，在夏先生的内心里，他

确实是以文学、审美作为写
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标准
尺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
完全没有政治的评判，因为
文学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尤其是在他写作《中国现代
小说史》的那个年代。但如
果把《中国现代小说史》与
同时期大陆上所产生的同
类作品比较一下即可发现，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政治性
因素相对较少，艺术审美是
其主要因素，这也是它之所
以能在汉学界产生如此大影
响的一个主要原因。

聊了好长一会儿，王师
母回来了。王师母进门跟我
们打了招呼后，就开始忙活
她的事情去了。夏先生问起
我女儿上学的情况，并说现
在年轻人整天上网，浪费了
太多的时间。过了一会儿，
师母过来叮嘱夏先生吃药。
这才发现，他的书桌上除了
堆放的书籍纸张之外，还放
了许多白色的药瓶。来之前
王德威先生叮嘱我们，夏先
生年事已高，有心脏病，他
又是个人来疯，朋友一来，
他就高兴，心脏经常出问
题，在他家不要呆太长时
间。想到这，我就提议和他
拍张合影，他高兴地拉着女
儿的手坐在沙发上，照片上
的他笑容满面、神采奕奕。

从夏先生家里出来时
已是下午1点多，在中央公
园看了一下，我们即去拜访
著名作家赵淑侠女士。赵女
士住在纽约的法拉盛，这是
纽约市中的一个新的中国
城，离夏先生的公寓较远。
我们乘坐地铁，几经周转，
终于找到了赵淑侠的家。到
她家时，一轮红彤彤的太阳
正悬挂在西边的楼顶上。

我之前曾拜读过赵淑
侠的《我们的歌》《赛金花》
等作品，并写过一篇关于

《赛金花》的评论。她说她在
网上读到过这篇评论，认为
写得非常到位，她很喜欢。
她说她的祖籍是东北，后来
随父亲去了台湾，年轻时到
欧洲留学，在瑞士居住多
年，晚年来到美国定居。她
的先生祖籍是山东齐河，我
称她是山东媳妇，她很高
兴，说她一直没有机会到山
东看看，为此而遗憾。

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
间，我们要告辞，赵淑侠坚
持要请我们吃饭。她领着我
们来到她家不远处的一家
东北餐馆，老板娘操一口东
北话，与赵淑侠很熟，一看
就知道她是这儿的常客。她
点了几个有东北特色的菜，
我们边吃边聊，聊她当年在
欧洲留学的生活，原来她早
年是学艺术设计的，同时对
文学创作非常感兴趣，后来
便成了著名的作家；华人作
家早年在欧洲默默无闻，她
便组织在欧洲的华人作家
成立了欧洲华人作家协会；
她聊回大陆时的见闻与感
受，一看她就是地道的东北
人，一口东北话，滔滔不绝，
娓娓动听……

拜访两位华人名家(一
位是汉学界的学术泰斗，一
位是华文文学界的著名作
家)，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追
星”经历，对我而言不仅新
鲜，而且很有纪念意义。在
这个美国最大的都市里，也
能感受到浓郁的春节文化，
正是因为有了夏志清、赵淑
侠这样一些富有开拓精神
的华人，中华文化才得以在
世界范围内传播。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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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家坐坐到出去聚聚

【社会观察】

□雨茂

在历史积淀深厚的中国社会，移风易俗是非常艰难的，有时甚至免不了流血牺牲，为
什么聚会场所的改变没有掀起丝毫波澜？认真探究，也许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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